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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马莎

在甘肃省陇南市文县白水江沿岸的山丘上，
坐落着一个安静的村庄，古道坪村。从这里出发上
山，可以进入原始森林，寻觅到野生大熊猫的足
迹，带着期待，我与两位同事随护林员出发了。

第一天：我是被“骗”进来的

“还有多久”“一个多小时”的对

话，重复了几十次，这是我人生度过最

漫长的“一个多小时”，从天亮到天黑

出发前，我是自信的，出发后，我认为自己纯
粹是被护林员一次次的“谎话”“骗”进来的。“还有
多久”“一个多小时”的对话，重复了几十次，这是
我人生度过最漫长的“一个多小时”，从天亮到天
黑。

原始森林里是没有路的，被护林员称作“大
路”的山间小道，也基本都是拿根木棍“拨”开的。

路很滑，驮着行李的驴走得大汗淋漓，沿着悬
崖峭壁，驴的呼吸声和不断往下掉落的石头声格
外清脆。毋庸置疑，我们是最慢的，我一直坚信可
以与驴为伴，但最后，驴还是离我们而去。

同事张钦是“被大地宠爱”的孩子，一路上不
断摔倒，体重 180 斤的他每次突兀地落在尖石子
路上时，不知道肉多能不能真的减轻点疼痛。

我们三个人里体力最好的是范培珅，他一路
上用各种方式鼓励我们，总结起来就是“手机放歌
+边走边唱”的无限循环，偶尔加一句“加油，快了”
的鼓励，这种苍白但直接的语言好像在人几近绝
望的时候特别管用。

天快黑了，看到了宿营地，没有兴奋，只有心
累。驴比我们早三小时到的，还有一群人，比驴到
的还早。从未走过这样的山路，走到发疯，走到绝
望，屁股挨到板凳的一刻，大脑空白。

“90 后”护林员韩雨晨马上要结婚了，她是护
林员中唯一一位女性，我与她性别相同，年龄相
仿，于是我们从野外生活最亲密的行为——— 相约
解手开始，成了朋友。

她说她是鞭炮，一点就着。马上要结婚了，与
我谈起未婚夫，韩雨晨脸上有刹不住的喜悦。

我无法理解年轻貌美的她会选择这份职业，
或许是我刚来，还没发现这份工作的可爱。之后的
谈话更让我惊讶，她对这份工作有着我想象不到
的热爱。

“结婚之后，生活工作‘五五开’吧，哦不，‘四
六’，生活‘四’，工作‘六’。”她笑靥如花，我五味杂
陈。

柴火堆是深山里延续生命的重要工具，大家
围着火堆，时间静悄悄地一分一秒消逝。炊烟袅
袅，熏得人睁不开眼睛，简易的床板，尘土飞扬。

晚饭是米饭炒菜，烧得焦黑的煮饭锅在烈火
中锃亮，米饭白得发光，有了饭香，大家热络起来，
叮零哐啷的锅碗瓢盆声唤醒了我大脑中的工作细
胞，我慌乱拿出摄像机。

当镜头对焦到每位护林大哥脸上时，我热泪
盈眶，他们吃得格外香，伴着哈出的冷气还有柴火
的光。好在山里的柴火光很微弱，没人看到我脸上
七零八落的眼泪，感动、心酸交织起来的复杂情绪
浸透眼眶。

夜愈黑，情愈浓。
夜宿的房子和驴隔了一堵墙，木屋的墙有缝，

不隔风雨更不隔音。
我睡在雨晨旁边，睡袋里的我们像一个个蠕

动的“大虫”，几番折腾好不容易各归其位。原本以
为一天路途劳累，肯定倒头就睡，但真的闭上眼
时，却困意全无。烟熏火燎的“寝室”，呛得人喘不
上气，半夜时分，隔壁的驴叫声不断。

屋檐下挂了很多麻袋，因为怕被老鼠吃，食物
和一些日常用品被挂了起来，我们像一个个“蚕
蛹”，在摇摇欲坠的麻袋下期待黎明。

第二天：被困的第一天

山林里的时间不慌不忙，下雨后
的生活也基本就是吃了睡、睡了吃。
但缓慢的现实生活与紧张的内心世
界完全不匹配，大家都揪心这雨到底
停不停
早上七点，驴叫，起床。半夜其实已经听到淅

沥的雨声，令人揪心，但没想到开门的瞬间，心冷
成冰。一夜的雨，意味着什么都干不了。其实也好，
工作暂停，可以好好看看山看看林，试着爱上这
里。

雾很大，五米以外基本看不清，夹杂着柴火的
烟雾，小木屋格外朦胧，要不是驴吃草发出声响，
我以为自己被定格在画里。

陆续都起床了，护林员韩雨晨和巩得红烧了
热水，开始洗脸，精致的“90 后”热毛巾擦脸的画
面格外温暖。韩雨晨给巩得红冒着热气的脸抹了
两坨油，说这样才不会皴，显然这个西北大男孩不
愿意涂“小女生”的东西，尴尬地躲着，不情不愿地
抹匀。

王叔是我在这里熟悉的第一个人，大家都这
么喊他。一名老护林员，长相和蔼，是最熟悉这一
片山林的人，他脸上始终挂着淡定的微笑，熟悉山
间生活的一切，取暖、做饭、照顾所有人。

在这里，他就意味着安全感，56 岁的王保佑，
王叔。

王叔已经做好早饭，清汤挂面。不到两分钟，
满满一锅面捞完了。雨还没停，驴大概绕着小木屋
转了有三圈。大家依旧围着火堆坐着，也有人睡下
了。

山林里的时间不慌不忙，下雨后的生活也基
本就是吃了睡、睡了吃。但缓慢的现实生活与紧张
的内心世界完全不匹配，大家都揪心这雨到底停
不停，只是还没人表现得太明显。

头顶偶尔有一两架飞机飞过，大家一同抬头，
又缓缓低下。火光在眼睛里倒映，火星子喷出落到
衣服上，如同裹上了一层薄如蝉翼的纱。烟熏火燎
的柴火堆旁，每个人不停地“挤眉弄眼”。

想着太冷了，我也试图睡下。没承想冰冷的睡
袋打消了念头，我又回到了柴火堆旁。烤到的地方
发烫，没烤到的地方冰凉，时时感受着“冰火两重
天”的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着，相依为命。

王叔喊我，让我注意胶鞋不要离火太近，烧化
了会粘在肉上脱不下来，我赶紧收回踩在火堆旁
的双脚，脚在冒烟，我使劲跺了跺。

山里的时间过得很快，这一天不知不觉就过
去了。我们在小木棚这边，几个不善言辞只会埋
头干活的护林员大哥在另一边“寝室”里。都两
天了，跟他们也没说过一句话，王叔说他们很害
羞。

路真的非常滑，我和两位同事去打水，水源离
宿营地不远，但要走过一座独木桥，他们俩都不
瘦，拎着水桶，走在小木桥上，可谓“举步维艰”。泉
水冰冷刺骨，我们穿梭在能见度不足五米的山林
间，身体瑟瑟发抖。

晚上七点多，在山里已经是入夜了。大家又蜷
缩着一点一点吃力地钻进睡袋，不敢多喝水，怕晚
上起夜。

驴又叫了，有人感叹：希望明天不要再下雨。

第三天：我与三头驴的一个下午

我以前以为，人生最孤独的时

刻是独自一人；现在发现，人生最孤

独的时刻，是在没有信号的大山深

处，独自一人和三头驴在一起

一整夜，冷冷的冰雨真的胡乱地往脸上拍。
晨起，真的如人愿，没有下雨，推开门，满山银
装，下雪了。

门外的场景真的美醉了我们仨，雪后的山
林，雾散尽，层峦叠嶂。对面的山峰远在天边、近
在眼前，站在茫茫云海里的我们仿佛置身云端。

驴的叫声把我从梦幻拉回现实，这样的天
气意味着又要耽误一天，大家的情绪按捺不住
已经陆续表现了出来。

对家人的思念，是在没有信号的大山深处
击溃人心的最后一根稻草。毕竟是小女生，还是
准新娘，新婚前被困在深山里是韩雨晨没有想
到的，她没有表现出来，依旧乐观大笑，不经意
间的几句“我觉得天很快就会晴”让人心疼。

同事范培珅拿出了海事卫星电话，让韩雨
晨给家里报平安，她本来是拒绝的，但想了想还
是拨通了电话，巩得红调皮地开起玩笑：“别哭
鼻子啊”。

海事卫星电话号码可能太过陌生，前两个
打给未婚夫的电话都没接通，她的笑不再像鞭
炮，眉眼间有些失落但也微微一笑。终于，二哥
的电话打通了，巩得红还在一旁闹。

坚强的“鞭炮”小女生，终于忍不住落泪了。
周围人太多，我看得出她在极力控制情绪，不想
让别人看到自己流泪。电话那头家人的嘱咐在
这样的环境下，对一个小女生来说，是“超负荷”
的。

电话挂了，她立马擦干眼泪，我分不清是哭
着笑还是笑着哭，她强调道“我没哭”，转身离
开。

又起雾了，没有信号的人们都坐不住了，巩
得红拿出绑腿，打算出门了。“这雪没事，我要去
把最近的那个取下来。”他使劲拍着腿上的泥
土，打绑腿。烟火缭绕，我虽然坐得很近但也看
不清巩得红的脸，他喘着粗气，似乎浑身是劲。

这里的距离是用时长记录的，巩得红嘴里
最近的监测线，也就是红外相机放置点，来回要
走六个多小时。他的速度是我们这里最快的，我
们那天进山用了九个小时，他只用了五个小时
就到了。

他是这儿的片长，虽然年纪轻轻，但对这份
职业有着深深的责任感，被困大山，巩得红似乎
比谁都着急，带着护林员李杰出发了。沉默寡言
的李杰戴着一顶小红帽，行走在大雪中，成了山
林间最显眼的颜色。

韩雨晨也坐不住了，还有剩下的所有人，都
要去山梁上找信号。两位同事一起去了，王叔带
路。

冰天雪地，我觉得他们迈出小木屋都是英
雄。而我因为身体原因，信号的诱惑也抵不住刺
骨的寒风，决定留下来看家。

我以前以为，人生最孤独的时刻是独自一
人；现在发现，人生最孤独的时刻，是在没有信号
的大山深处，独自一人和三头驴在一起。

这种静无法形容，火星子落在衣服上，雪水
滴在草地里，都是巨大的响动。我坐在火堆前，
使劲听着同伴远去的声音。

就这样，我和三头驴度过了漫长的两个小
时。我承认，这天下午的存在感和安全感都是驴
给的。

巩得红他们先回来的，白色的绑腿已经“面
目全非”，他显然不太开心，一问才得知最近的
那个红外相机没有什么收获。他一屁股坐在木
凳上，深深地叹了口气，身上被老鼠咬得褴褛的
大衣滴着水。

韩雨晨他们也回来了，蹦蹦跳跳，看来是打
上电话联系到家人了，然而一问巩得红相机的
收获，她也开始闷闷不乐了。的确，他们对这份
职业是热爱的，这份职业带给他们的喜怒哀乐
可以打破他们在寂寞山林间寻找乐趣过程中所
做的任何尝试。

我的两位同事随后到达，从山坡上我就听
到他们的声音，穿梭在山林间的两个“壮汉”在
这一刻，欢乐得像个孩子。

范培珅先到的，大汗淋漓的他一坐下来，头
上就开始冒热气，喘着粗气擦着汗，他的牛仔裤
已经彻底变成泥土色了。张钦的走路姿势有点
奇怪，一个体重 180 斤的大汉，拄着拐杖、迈着
小碎步，充满喜感。原来是在山上摔了好多跤，
裤子破了，虽然平时的张钦也不是个特别“精
致”的人，但这狼狈又可爱的样子，我还真是第
一次见。他扭扭捏捏，像个小女生，把大家都逗
笑了。这就是山林间的乐趣，扯破裤子的事情足
够撑起我们所有人一整天的笑点。

跟家人都联系上了，大家的心好像定了许
多，夜幕降临，所有人都躺下了。明天的天气，依
旧是大家的心结，所有人在此刻都变成了天气
预报，预测共同坚定的信念，大晴天。

驴一声长叫打断了入睡前的寒暄，空气又
静了下来。大家渐渐适应这样的夜晚，没过多
久，呼噜声此起彼伏。

第四天：“扎荒”渐渐扎进心里

钻进睡袋，依旧是睁眼闭眼都一

个样的黑夜，与一帮相依为命的人，

写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雪并没有停，雨雪交加，淅淅沥沥，但再也等
不住了，因为准备的干粮已经不允许我们再耗下
去了，所有人分了两组，要上山工作了。

我和老护林员杨永全负责看家、做饭。两位
同事整装待发，跟着王叔他们一组上山了。

杨永全属于王叔口里不善言辞的老护林员
之一，我知道他害羞，但没想到这么害羞，因为整
整一天，我和他的对话只有一句，他尽力与我讲
着蹩脚的普通话“吃饭”，我回“不吃”。

两个“90 后”去了最远的监测点，虽然大雪纷
飞，但他们也没有穿太厚的衣服，因为走路要爬
坡，会越来越热。两位同事和王叔他们去了近一
点的监测点，来回要五个多小时，或许更慢，因为
张钦的裤子还是破着的。

杨永全没和我待在一起，但每隔 20 分钟左
右，他都会过来给我在小木棚里的火堆添柴，很
准时。王叔交代过，让我看着驴，不要让它们吃掉
食物，我拿着一根木棍，认真地干着这项工作。

水壶的绳子断了，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
句，又继续去赶驴了。一圈回来，木凳子上放了一
根红绳，看长短正好用在我的水壶上。就像王叔
说的，淳朴的农民不善表达，“一句话大叔”杨永全
感动到我了。

午后，天气开始好转，似乎要放晴了。
远远听到两位同事的声音，空谷传声的山林

间，他们大声呼喊着“我们回来了”，这大概是最近
大山里分贝最高的声音，“撕裂”了遮挡在太阳前
的云雾。第四天了，终于看到了太阳。

两组人马陆续抵达，巩得红的脸冻得通红，
来不及脱下已湿透的鞋子，他搓了搓冻僵的手，
缓慢笨拙地从兜里掏出监测工具，嘴里重复着“拍
到大熊猫了，拍到了。”所有人都围了上去，像在看
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一样，激动兴奋又小心翼翼。

天黑了，今晚的气氛有点热闹，工作的收获加
上明天要下山的喜悦，每个人的心情都格外好。简
单晚饭过后，我们围在柴火堆旁，有说有笑，

笑容是一种特别的力量，它让人动情于这美
好的夜晚，连火焰也变得温柔。

这次“扎荒”，渐渐扎进心里了。
钻进睡袋，依旧是睁眼闭眼都一个样的黑

夜。不敢相信这已经是我们在原始森林里的第四
个夜晚，与一帮相依为命的人，写着一段刻骨铭
心的记忆。

第五天：鹅毛大雪中踏上返程

都说下山比上山快，大概会快三
个小时左右。虽然出山的喜悦溢于言
表，但想到要在大雪中行走六个小
时，我头皮发麻

天亮了，鹅毛大雪，王叔说下雪时不会像结
冰时那么滑。反正不管怎样，我们必须要下山了。

这袋挂面是最后“存货”，我们必须填点肚子，
不然走不动。

一边，韩雨晨拿起手机为未婚夫录制着出山
前的视频，巩得红用凉水洗了个头整理着发型，
就连平常不修边幅的同事张钦也在鹅毛大雪中
仔细刮着胡子，出山似乎成了一场赴“森林盛宴”
前的紧张筹备。

另一边，王叔叮嘱着大家不要落东西，几位
护林大哥喂着即将进入“高强度工作”的三头驴。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另一位同事范培珅，他竟
然在最后时刻还继续着最近在山里最爱的
事——— 拿竹棍吹火堆，他说一大早把火吹着，让
大家烤到火，会带来成就感。大山里的快乐，真的
好简单。

他们都说下山比上山快，大概会快三个小时左
右。虽然出山的喜悦溢于言表，但想到要在大雪中
行走六个小时，我头皮发麻。

对每个人来说都一样，下山心切，但要迈出
第一步，需要足够大的勇气，我们都挣扎着。

“走，走起来就不冷了”。范培珅和张钦拄着木
棍，像勇士一样冲了出去，我紧随其后，心里有些
紧张。考虑到我们走得慢，护林员王钧亮陪我们
三个先出发了，下山的路确实比较好走，但我依
旧走得很吃力。

走过三个上坡后基本都是大下坡了，在较宽
的坡上，我们都是小跑前进，脚趾抵着鞋尖，有点
疼。下山时大家的话明显少了，王钧亮一再提醒
我们，“上山腿打软，下山脚打滑”，让我们小心，但
尽管如此，我们每个人都摔了好几次。

走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觉得走得够快了，
但王叔他们的“大部队”还是赶上来了。驮着行李
的驴走在泥泞不堪的山路上时，都是撇着腿的。
三头驴以吃力的走姿渐行渐远。

差不多四个小时，终于看到炊烟袅袅的村庄，
我们三个尖叫，激动得说不出话。“看着很近，走起
来很远”，王叔不再像出发时那样一次次“骗”我们
了，下山时他说的都是大实话，的确，我们又走了
两个多小时。

六个小时，终于下山了。至此，我们五天四夜
的“扎荒”生活彻底结束。我承认起初自己是冲着
大熊猫来的，但没想到最后这群护林员却深深烙
刻在了心里。原来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人迹罕
至的大山深处，不仅有国宝级的大熊猫，更有“国
宝级”的护林员。 (参与记者张钦、范培珅)

陇南大山深处，有群“国宝级”护林员
新华社记者随护林员五天四夜“扎荒”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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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很滑 ，驮着行李的驴

走得大汗淋漓 ，沿着悬崖峭

壁 ，驴的呼吸声和不断往下

掉落的石头声格外清脆

我承认起初是冲着大熊

猫来的，但没想到最后这群护

林员却深深烙刻在了心里。原

来 ，险象环生的原始森林 、人

迹罕至的大山深处，不仅有国

宝级的大熊猫，更有“国宝级”

的护林员

▲此行进山开展监测工作的护林员合
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巩得红、韩雨晨、王代
军、杨永全、王刚、陈革平、王钧亮、王保佑、
李杰。

新华社记者马莎（右一）、张钦（左
一）和护林员王钧亮在徒步前往扎荒点途
中吃干粮补充体力。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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